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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 要】“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”，必然地有其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。中肯而恰当地了解数学

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终极理性追求，对数学文化的价值取向影响甚大。我们以康德的两种理性分划为中心，

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内涵为标准之会通视角，自然得到十字打开理性模型。在此模型下，数学文化的

理性价值将昭然自明。 

【关键词】数学文化；十字打开；理性模型 

DOI：10.18686/jyyxx.v3i6.47856 
 

“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必然地有

其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普遍性。如何中肯地说明数学文化的

特殊性和普遍性，也即，如何中肯而恰当地了解数学理性

及其终极理性追求，这对数学文化的价值取向关乎甚大。 
我们将以康德的两种理性分划为中心，而以中国传统

文化的义理内涵为标准来会通之，以尝试回答以上问题。

康德的哲学系统，一方面继承西方哲学传统，重点落在外

在对象，由此发现纯粹思辨理性。另一方面依据西方宗教

文化，从上帝视角看世界，预见到与外在对象相对反的“物

之在其自己”，并发现道德实践理性。中国传统文化其重

点落在人的道德生命，从人的本心的角度看世界，也见到

宇宙的本来面目。依康德认为，数学由推理和概念展示出

的理性当属于纯粹思辨理性，这清楚地表现了数学文化特

殊性的一面。但正如齐民友先生说的，“这种理性的探索

有一个永恒的主题，这就是：认识宇宙，也认识人类自己。”
[1]可见，数学文化的终极追求和人类文化的终极目标都是

探索宇宙的本来面目。而欲知事物的本来面目，非进至道

德实践理性之境不可。由于受西方宗教文化的束缚，康德

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是有局限的，康德哲学认为人无法通达

道德实践理性；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有两面性，下可

有纯粹思辨理性，上可达道德实践理性。本文将依康德的

标准来说明纯粹思辨理性，而依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内涵

为标准来说明道德实践理性。如此，可以视纯粹思辨理性

为横广系统，而以道德实践理性为纵贯系统，则此理论自

然形成一个横广纵贯的十字打开理性哲学模型。此模型使

我们见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价值以及其时代使命，亦同

时见到中西文化会通的时代必然性。此模型更使得数学文

化的价值取向昭然自明。 

1  数学知识与思辨理性 

文化的古义来自《易经》：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

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观乎天文亦或人文，都是人的观察和

表现。而数学文化的特殊性是就着常人讲的，不是就着圣

人讲的。这里关乎人的两种境界的划分，所谓常人，有理

性亦有感性，是理性和感性常常不能相合的人；而圣人呢，

是理性之纯亦不已，是感性完全从于理性的人。正如孔圣

人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从心，即感性从于本心，

而本心又合于天心。 

常人在感性的限制下表现，也就是《庄子》所言“天

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”各察一面，而有专长。但天道是

一个整全之大体，常人因各得一察之好，于是“道术将为

天下裂”。于是，现代虽科学昌明，却照样有圣人之忧：

“寡能备于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”啊。 

但是这有限的一察之见，也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。

这个限制，它同时限制你，又同时使你借用限制而突破限

制，最终得以完全自由地表现真理，人虽有限而可无限。 
数学文化之特殊性一面，就是常人在感性限制下的一

种有限表现。依罗素认为，科学知识总要承认两个基本原

则：一个是外延性原则，一个是原子性原则。为什么要外

延性原则呢？因为外延的知识可以脱离我们的主观态度，

可以不属于主体而客观地肯定。而原子性原则可以把部分

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而独立研究。例如，我们说某人的身高

为 1米 7。身高=1.7，已经成为一类有此量特征的人的集
合，这个外延集合已经和测量的人不相干了。这样，通过

两原则的假定和一些推理程序以及种种概念，数学知识便

脱离观察主体而站在人的对面成为一个客体。于是，数学

知识获得了其客观理性的称号。所以，罗素称数学为外延

真理，而康德称之为思辨理性。[2] 
数学真理是常人思辨理性之表现，康德的这种哲学解

释比罗素更彻底。试问，罗素之科学知识的两种原则性假

定从何而来？罗素并未解释。康德则深入地研究人的认知

机理，从罗素的逻辑字引发原则性先验概念，并把它归之

于知性。并且发现，先验概念虽归为知性，却是和感触直

觉的摄取综合，想象的形构时空一起统觉而成。即，人的

感触直觉通过五官之感触而从外界摄取杂多之信息，然后

通过想象以形构时空，在时间和空间这个形式条件下，又



 Education and Learning, 教育与学习(3)2021, 6 
ISSN:2705-0408(P); 2705-0416(0) 

 -154- 

Universe 
Scientific Publishing 

通过知性（第六感）之思辨进行原则性统觉作用，并引发

先验概念以决定那感触直觉到的对象为一脱离主体的客

体而成为一客观对象，康德称之谓现象。由于感性、想象

和知性（此乃识心之三种形式）之综和作用，乃成就现象

界的知识论。因知性之使用概念去思辨对象以及决定対象

之客观性而命之曰思辨理性。 
例如，若要了解某人的身高为 1米 7，这里面就有识

心之三重作用。首先，感触直觉见到一人，并要经验地测

量其身高。而身高是随时随地在刹那变化的，故测人的身

高必须是在某时某地进行的，这里就有想象以形构时间和

空间作为形式条件。光有这个还不行，还要有外延性原则

而成的概念“身高”和“1米 7”，这在经验地去测量之前
已确然地在我们的知性中先验地存在了。由此可知，某人

的身高=1米 7，是感性、想象和知性的综合作用。此作用

的结果是成就一客观的知识。 

2  宇宙真理与实践理性 

我们从知识的认知机理上看到，思辨理性所知的并非

物之的本来面目。如此，宇宙的本来面目就无人可知吗？

非也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，人生而为自然之子，人之本性

直率天之性，所以，人可知之。如《中庸》开篇即言：“天

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并言，教育可开

发人之天性使之以通天道。孔子在《易传》中亦言：“易，

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所以，

确实有一无思无为的学问可知宇宙真相。 

常人进德修业以至至诚，至诚而成，他靠的是纯亦不

已的理性即人之本性之朗现，如王阳明的良知之知体明觉

之觉照，如老子的“至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

复”，这觉照，这观复，便见到宇宙的本来面目。这里是

生命的学问，也是修身的实践工夫，借用康德用在上帝身

上的话，称之曰道德实践理性。 
常人以识心之思辨理性了知世界的平铺的广大自然

现象。但此种知识的增长可方便权用而不能决定生命的质

的提升，真正能对生命有决定作用的是道德实践理性。识

心之思辨理性研究自然现象的横广系统，智心之道德实践

理性提升生命的纵贯系统，于是横广纵贯自成一十字打开

理性哲学模型。此十字打开理性模型呈现出道体德用之辩

证的统一。 

3  数学文化的价值取向 

黄秦安先生说：“数学文化研究立足于数学自身的客

观性和人类文化的建构性和创造性，把自然、社会和人的

和谐统一视为整个数学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。”[3] 
我们注意这个“和谐”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

理性中，是放在“天人合一”这个文化背景下的。人的天

性与天道本是相合的，这是文化的起点，但由于后天的感

性不从于本性而有违和处，所以需要修正以返回先天，从

这个角度说，“天人合一”也是文化的终点。所以，如果

我们把数学文化放在横广纵贯十字打开理性系统中来看，

可从整体上把握数学文化的价值取向。 
第一，数学文化作为横广系统的思辨理性只是暂时的

现实，从理想角度，其最终的理性追求是道德实践理性之

理境。这也是为何科学如此冒明之时，更要强调立德树人

才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哲学支撑。 

第二，数学知识由感性直至知性的识心之综合而

成，综合的本质是抽象，抽象的本质是执相。因此，知

识论本质上是执持事物之某一定相论。在返璞归真的路

上，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的本来，执是为着不执，执而非

执，圆融无碍，方得始终。正如《中庸》曰：“自诚明，

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”执相的思辨为的是明理，

明白了道理，那就靠修持精进以至至诚，至诚之道，便

是“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。”我们当注意这种辩证的觉

悟的统一。表现于教育，就是要顺着本性而做教育，要

相信人的本性自有智慧，人的本性平等无碍，所以，不

要勉强禁固，不要拔苗助长，要开源畅流，让人自然而

完整地成长。 

第三，数学由于其来自识心之本执的形式的先验的概

念之客观性、笼罩性和规律性，使得其在应用上具有极大

的广泛性和理论的前行性。正因为如此，其在人类文化史

上成为科学革命的旗帜，并一次又一次革命性地解放人类

的思想。所以，数学的善不仅仅体现在权用的广大方便，

更体现在权用和曲成德用的辩证统一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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